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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群
刘洪文

刘顺终于结婚了，在一个阳光明媚
的日子里。

刘顺是刘大妈的独子， 人如其名，
他天生孝顺， 凡事都不让刘大妈操心，
可唯独在婚恋这件事上，他有自己的独
到见解。

刘顺常说：“婚姻大事， 非同儿戏，
对于此事，我有我主张，优中选优，宁缺
勿滥！ ”

也许正是他这种宁缺勿滥的坚持
态度，造成了相应的结果 ，那就是对象
虽也处了几个，可终究说啥也不成。 不
过，如人们所说，婚姻这东西得看缘分，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或早或迟 ，总有个
人在远方等你。 这不，眼瞅着都已经三
十有二了， 刘顺总算是告别了单身，进
入围城时代，终于也了却了刘大妈一块
心病。

结婚当天 ，亲朋好友 、老邻居来了
不少，因为刘大妈人缘好 ，而且大家都
知道刘大妈这些年的日子过得实在不
易。

想当年 ，刘老爹死得早 ，刚过不惑
之年，就在一场车祸中撒手人寰。 刘大

妈一个人拉扯着刘顺， 又当爹又当妈，
屋里外头一个人。 有人曾劝刘大妈再找
一个，可是刘大妈脾气倔 ，或许也是担
心孩子受委屈，说啥就是不肯找。

这些年，刘顺又是上学又是上辅导
班。 上学虽然花钱不多，可这辅导就没
了底线。 不辅导又怕影响了孩子成绩，
无奈之下， 只能白菜炖土豆———硬挺。
好容易捱到刘顺大学毕业，紧接着又要
找工作，着实够刘大妈为难的。

现在刘顺总算成家了，大家哪能不
来捧个场道个喜呢？ 在场的每个人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都替刘大妈感到
由衷地高兴……

婚礼在一片欢快的乐曲声中结束
了，亲友们也纷纷散去。 这时，刘顺来了
精神头，立马跑到刘大妈屋里 ，神神秘
秘地说：“妈，我既然已经结婚了，这回
您是不是也该退群了？ ”

原来 ，自打刘顺大学毕业 ，刘大妈
见儿子迟迟不肯找对象结婚，真的急坏
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女大不由娘，儿
子大了他也不全听妈的呀。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刘大妈长

吁短叹，无计可施的时候 ，有邻居给刘
大妈介绍了一个微信群 ，名为 “催婚三
十六计”。 群主由小区里德高望重又能
说会道的李大妈担任，群成员多是五六
十岁的大爷大妈。 大家在一起集合的目
的就是为了对付自己的那些到了婚龄
却不愿意结婚的子女。

大家可以在群里互动， 畅所欲言。
还可以把各自的实际情况说出来，让大
家帮忙支招，出谋划策，并对症下药。 这
可解决了刘大妈的燃眉之急，就为这事
儿，刘大妈还赶了一回时髦 ，特意买了
一部很不错的智能手机， 内存够大，反
应也快，以便她随时随地和群里的群友
交流经验。

这些年来，刘大妈的那些所谓的装
病逼婚、寻死迫婚、替儿征婚等等手法，
无一不是出自该群的智囊团。 刘顺真的
是“身受其害”，可是又没什么办法。 总
不能因为这事和老妈斗气吧，那也太抹
黑他的孝顺之名了。

此刻，见儿子又来问这事儿。 刘大
妈有些不高兴了，说：“良辰美景，洞房
花烛，这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 ，你不去

陪你媳妇儿， 跑到我这来追问这事，真
是不可救药。 我跟你说，这事儿不用你
操心，你也不用惦记着，我自有分寸。 不
瞒你说，我早就退群了。 ”

刘顺还有些不放心 ， 狐疑地说 ：
“您……这么英明？ 真没骗我？ ”

刘大妈被逗笑了，主动把手机递过
来说：“我骗你干啥？ 你老妈什么时候不
英明了？ 不信你自己看！ ”

刘顺忙打开母亲的微信一看，呵！ 里
面果然不见了 “催婚三十六计”。 尽管如
此，刘顺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你道如
何？ 因为他发现了老妈微信里取而代之
的是一个全新的群———“生娃指挥部。”刘
顺真是哭笑不得：“我的亲妈哟，您这样不
累吗？ 你什么时候才能饶了我啊？ ”

刘大妈听儿子这么一问 ， 嘿嘿一
笑，说：“儿子，既然你问了，我就跟你谈
谈。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你们的年纪也
不小了， 现在国家三胎指标都放开了，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咱也不能错
过了，你和你媳妇儿一定得抓紧时间生
完头胎，再生个二胎 ，最好在五年之内
能有个三胎……”

好 好 生 活
章铜胜

人到中年，如果身体没有什么疾病，是
件足够幸运的事。 因为在平时，我们是感受
不到，也想象不出来病痛的折磨。 即使你的
身边会有长辈，或是亲朋在病中，偶尔也去
医院或是家中探望他们， 但也只是问候一
下病情，泛泛地聊上几句而已，我们对病痛
并没有感同身受的深切感。 上周二，我上班
回来，感觉浑身乏力，用体温表量了一下，才
发现自己发烧了，温度虽然不算太高，但低
烧依然让人感觉到浑身酸痛，简单地吃了点
东西，洗过就上床躺下了。 昏昏沉沉地睡了
一天一夜。 感觉稍好了些，回想这一天一夜
的难熬，仍觉得有些茫然，这样的体验于无
意得之，也是生活中一种难得的经历吧。

症状稍微减轻一点之后， 我还是选择
待在房间里静养。 静养时， 人感觉舒服一
点。 静养中，人是无所事事的，也很无聊，就
时不时地看着窗外，窗外的风景太熟悉了，
但还是会看一看。 此时的窗外，也比往常要
安静一些，街道上没有行人的嘈杂，也少有
车声，冬日应该安静一点的。 这几天，温暖
的阳光，并不吝啬，从清晨一直到黄昏，从

朝南的窗口照进来，照在房间的西墙上，然
后移到床上，再移动到东墙上，直到消失。
夜里， 月光也经历了和白天阳光一样的移
动过程， 只是我并没有注意到它， 我在梦
中，它惨白地看着我，看着病毒一点点地在
我体内消失，伴着我恢复昔日的健康。

这两天，闲得无聊时 ，就站在窗口 ，望
着楼下，对楼下的树木，不厌其烦地一棵一
棵地看， 比往常看得更仔细一些。 广玉兰
树，从上往下看，只能看见翠绿的泛着油亮
光彩的叶面，新叶嫩绿，老叶深绿，我知道
它的背面有一层浅浅褐黄的绒毛。 从某一
个角度某一个季节， 我们只能看到它的某
一面。 红叶李的叶子，是深深的紫红，好像
上面还蒙了一层浅浅的灰色。 香樟树的叶
子，总是一片青春永驻的青绿。 前几天，我

从那棵枇杷树上摘枇杷叶的时候， 看见枇
杷树的枝头挂着一串串的枇杷花， 枇杷长
长的叶子，一年里似乎很少变化，总是很深
浓的绿色，你很少会看见它开花，树上结了
枇杷，你也不一定会注意到。 楼下道路的两
边，各有一棵银杏树，靠近我家楼下的那棵
银杏更高大一些，已经超过六层楼的高度。
冬至已经过去，一棵银杏树的叶子落尽了，
另一棵银杏树上还稀疏地挂着金黄的叶
子。 楼下的林木， 在很多时候并不构成风
景，但在这样的时刻里，却让我感觉到某种
安慰，它们让我们继续热爱，并好好生活下
去成为一种可靠的信仰。

静养或是独居的那几天， 虽然学会消
磨时间的一些方法，但还是会有些消沉。 让
女儿从书橱里找两本书给我，看看书，或许

会好些。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是
一本奇特的传记类书籍， 和我之前读过的
传记有很大的不同， 以传主奥兰多的传奇
经历，从两性的视角，从跨越三四百年的历
史，解读时代和历史的变化，读了总是趣味
横生。 而我更喜欢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
克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很多时候，谁能
说自己不是另一个麦夫鲁特呢， 不是那个
辛苦地为了爱情和家庭默默付出的人 ，当
冬日的夜里，麦夫鲁特挑着钵扎罐，孤独地
走在伊斯坦布尔的偏僻街巷里时， 已经不
只是一种生计的需要了， 他感觉到这也是
自己灵魂的一种依托。 麦夫鲁特从来没有
因为卖钵扎而变得富裕过， 甚至卖钵扎也
难以维持基本的生计，养不活自己和妻女，
可他依然坚守着，好好地生活着。

夜里，在读《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时，心
里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 仿佛自己正走在
一条空旷的街巷里， 和麦夫鲁特一样在叫
卖着钵扎，我也应该像麦夫鲁特那样，为了
家人和自己，好好地生活，哪怕在寒冷冬夜
的小巷里，也要艰难地坚守住生活的希望。

相约小城，品一场雪
王晓珂

小城的冬夜，温一壶酒，品茗温暖，
畅然拥被而眠，早已不觉寒气，舒心地
睡去。 凌晨睁开眼睛，窗帘隙处有白光
闪映，起来推窗一看，———啊！白茫茫一
片银世界。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

打开门， 便惊喜于飘落的花瓣里，
雪花儿在风中翻飞着、摇曳着。 等待的
那一场雪，已纷纷扬扬、飘落而下、城楼
染白、雪花与枝叶缠绵。 于是飞快地穿
过大街 ，漫步小巷 ，轻踏石阶 ，脚印如
帆。顺着城墙石阶而上，登高远望，苍茫
的山野，一片圣洁。小城人的心灵，雪一
样洁白的期盼，有雪的小城，冬天最美。

走在皎洁雪地上，仿佛来到一个恬
静安宁的世界。 雪花落下时，细小像雨
丝，轻轻落下，渐渐地，变成了大片大片
的花，又轻手轻脚地落到瓦沿、树头、河
岸、桥柱上……

雪中的小城，变成了童话，一片洁
白的城上，站立着一个个箱灯，笔直的
云梯，像斜线一样，画在雪白地上。城环
的画凉亭， 亭亭玉立在远山的背景里，
一位打伞的红衣女子， 走在高处的雪
上，汇成一道风景。

春申广场上的梅花灼灼吐蕊，飞来
阵阵芳香， 那粉红的花蕾透着春的气
息，那垂满柳枝的护城河岸绘上了冰清
玉洁，透出深远、淡泊、旷达与睿智。

雪是冬的灵魂， 如寻梦的蝴蝶，漫
天飞舞着，雪以宽大的胸怀，包裹着丰
裕的大地。小城的冬，有了纷飞的雪，便
有浪漫的诗意。 落雪似美妙的音符，谱
写于红梅上，每一簇苞蕾，正在酝酿春
天的信息。

瑞雪映小城，古巷里深，一盏盏红
灯笼，飘动着洁白的花朵，一串串春的

脚印，渴望着团聚的新年。 雪天里的歌
谣，孩童堆雪人的喜悦，雪落在记忆深
处，落在童真的岁月。

小城的黄昏，纷纷扬扬的雪花渐渐
安静下来，一阵风吹过，寒云卷去，天色
放晴，此时夕阳残照，城河水烟变得清
晰，岸边的柳条染白的身姿轻盈飘拂。

雪落在宁静之夜，倾听着天空飘洒
的雨烟，小城人围坐火炉边，煮一锅羊
肉白菜，清蒸一碗绿豆圆，拌一盘豆腐，
暖一壶酒，与雪交谈。

此时此刻，禅寺的金黄，已与时光
流走。 行走其中，静静地聆听，雪声潇
潇，心变清明。落尽黄叶的银杏树，惊飞
起觅食的寒雀。 古瓦上留下，一道道白
色的线条。

古代小城，寿阳烟雨、东津晓月的
八景里，又增加了一道雪景，如今的小
城，处处皆是景。

雪纷纷扬扬，在城楼上飞舞，城外
小桥上，印着弯曲的脚印。一只小木船，
早已停靠在岸，落进河里的雪花，任凭
流水沉浮。 河中的老柳枯桩，孤独坚毅
地站立着，雪花没有忘记，在风中拥抱
着它们……

小城静好的日子，与雪同欢，与时
光共荣。 孔庙的石拱桥、苍翠的松柏，
笼罩了白雾，披上了白纱，回廊挂着红
灯笼 ， 像一座四合院 。 掌灯时分 ，古
树 、夜色 、雪瓦 ，团团红光 ，仿佛回到
古老的时光，每一个角落里，都诉说着
故事。

雪铺满了小城，街巷，拐头。雪描绘
着青石板，岁月的印记。 雪吟诵着千年
楚辞。 雪落的美好，带来一城花开。

这个冬天，落雪小城，仰首天空，手
捧雪花，待雪融进记忆，便有春光明媚。

人生百味

生 意 人
王国省

年少时有过太多的理想，老师、作
家 、科学家 ，等等 ，都曾在脑海挥之不
去， 唯一没想到的， 是成为一名生意
人。

小时候受家庭氛围影响， 也做过
一生意，乡村小本生意做得格外随意、
惬意。

记得做的第一桩买卖是去卖糖
棍，批发的价格一分钱一根，可以卖到
一分五或二分钱。 暑假时走街串巷，有
时会碰到亲戚， 自尊心很强的我遂掩
面而去。 糖棍是玉米粉做的，里面掺了
糖精 ，焦脆 ，放在蛇皮袋里 ，往肩上一
搭，就成了小贩。 遇到集市，运气好能
立马售罄。 运气不好时，颗粒无收。

有一次在赶去邻村庙会的路上 ，
中途遇到雨， 所有的糖棍全部瘫软成
坨，人也淋成了落汤鸡，我在雨声中号
啕大哭， 宣泄以失败告终的生意人的
悲恸，这是少年最痛的记忆。

大姐也做生意， 她和同伴坐船到
河东地界收草辫儿。 草辫是用泡软的
麦秸秆做的，用棒槌槌过，阳光下闪烁
金黄的光芒。 大姐和堂姐走了十多公
里，走到河南小村，她们挨家挨户吆喝
着收辫子。 有一次敲人家的门，隔着门
缝传来一声断喝：“没有，收走了。 ”

大姐对堂姐说，声音这么像姑姑。
她们终于让女主人不情愿地开了吱吱
呀呀的木门。 于是她们看到了香椿树
下一脸惊愕的远嫁河南的姑姑。

大姐每次讲这个故事时都忍俊不
禁。 真是巧，大姐说，生意都做到咱亲
姑姑家去了。

相对于大姐， 少女时代一直致力
于卖雪糕的四姐，她的故事平淡无奇。
夏天是她最繁忙的季节， 她蹬车的速
度一定要赛过冰棍融化的速度。 如果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你曾见过北方乡村
小道一个姑娘蹬一辆破旧自行车疾驰
而过，路面上洒下点点滴滴的冰水，她
也许就是我的四姐。

那只精致的衬了棉垫的木箱，在四
姐自行车后座安放了许多年，以至于她
出嫁后每次听到街上有“卖冰棍”的吆
喝，都情不自禁追忆她过往的岁月。

三姐不知是什么时候开起服装店
的， 我刚上中学时她就在服装店里忙
活，有时我去也没时间招呼我。 我就看
三姐永远面带微笑胸有成竹地和乡亲
们讨价还价，即使舌战半天没有成交，
她也是客客气气，彰显“生意不成仁义
在”的商家之道。

后来她的服装店迎来一批批新老
客人， 三姐也一发不可收拾干了三十
多年，至今她仍然在服装店里忙活。 一
些曾经年轻貌美的姑娘和我三姐一样
已失去青春靓丽的容颜，我回到乡下，
她们身边已子孙满堂。 提起我三姐赞
不绝口 ，看 ，你三姐 ，好人哪 ，这件衣
裳，还是在你三姐店里买的呢。 她们眼
角已有了鱼尾纹， 那些不再合身的衣
服给了她们温暖的回忆。

我的父亲是个生产队长， 他劈柴
喂马，也经营庄稼。 农闲时，就赶着牛
车用瓷碗去换废品、还有粮食，然后再
卖出去赚个差价。

父亲每年冬天都会远行， 他寄住
在闹哄哄的车马店里， 抽着劣质的卷
烟，也偶尔抿几口散装的高粱酒。

父亲并不是一个幸运成功的商
人，他的生命在五十三岁那年，永远定
格在大雪纷飞的回家路上……

在南方， 我也终于成了一个生意
人。 很多人看到我写作、出席公益，以
为我是一个专职作家、志愿者，却不知
我是一个生意人。

生意不大，勉强糊口，在这个城市
也终于立足。 和一些生意人不同的是，
我抗拒着人们“为富不仁”“义不理财”
的思维定势， 努力去做一个有温度有
良心的生意人，只待盖棺论定时，会得
到一些公正公平的评价： 这里躺着一
位好心的生意人。 如此，足矣。

友谊，一眼千年
武桂琴

《诗经·卫风·木瓜》有云：“投我以木瓜，报
之以琼琚。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

一场友谊，若随着时间流逝，信任和默契
从不曾衰减，那番永以为好的情谊，便是人这
一辈子在兜兜转转中几经锤炼，依然能够相信
的那部分真。

暑假里，中学同学兴致勃勃举办了一次聚
会，可惜没有时间到场，却被聚会的各种照片、
视频轮番轰炸了好多天。 那些天忍不住时不时
地回忆起从前， 有多少少年如今变了模样，有
多少记忆埋在时光的深井里？ 如果不碰便永远
也不会醒来。 又有多少青春的友谊散落在了天
涯？ 那些人中有曾经以为会永世为好的发小，
曾经一起分享少年心事的小知己，曾经意气相
投的铁杆， 那些年曾经以为铁箍一般的友情，
后来都被时间投放到遥远的过去。 纵然如今信
息便利，期间和一些人经过寻寻觅觅又建立联
系，但到底敌不过时空之下的疏离，再往后就
变成了囤在朋友圈里的情怀， 不逢紧要事宜，
便是问候请安也免了。

友情，是极具时效性的情感。 当一个人的
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停变换， 时过了境迁
了，曾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友情便会被沥干
水分，再难保持曾经的饱满鲜活，而那些经过
岁月风剥雨蚀之后依然守在原地。 能够不离不
弃跟随自己多年的友情，一定是生活给人的至
真馈赠，是为投缘。

我总觉得是友谊扩大了我的心理疆界，是
友人的情深为自己构建出更多安全的边界，因
为有那样的边界在，对世界的心虚不知不觉减
少了几分， 对未知与陌生的惶恐也会减弱几
分。 因为真挚的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需要时
它在，义无反顾地在，你不需要时它也在，不露
声色地在。 拥有这样的友谊，会让人的底气也

厚重起来，不免生出有何惧哉的豁达来。
每个人一路走来都会伴随着不断地失去，

走着走着，很多熟识会被留在原地，很多相识
会变成历史。 彼时的友谊，能够一路尾随到此
时的，真的不多 ，如果保有了便有了 “一眼千
年”的意味。 很像我们用手紧紧攥住沙子，最终
留在手心里的那几粒，它是历经很多次可能会
溜走的排列组合幸存下来的。

那些从结交起就再没有放下过，不管彼此身
在何处，不管落魄与发达，没有被时间覆盖，也没
有被地域隔断的友情。 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
就是纯粹地“合适”，是在彼此心里都觉得无论怎
么安放它都是“合适”的。 这种信任，可能谁都没
有说起过，但是都做到了，是为不舍的情谊。

看电影《少年的你》时，看到陈念和小北面
对经验丰富的警察核对口供，彼此笃定地选择
了他们的约定，并没有被大人们诱供成功，那一
段细想非常令人感怀。那种坚定，在我们的一生
中，实属不可多得。 无论发生了什么，你既能确
定对方不会变，还能确信自己也不会变，这样的
情感它是爱情也好，友情也罢，终究不易，尤其
在成年人再也不肯天真的世界里， 辜负往往更
符合人性。所以，如果有一些友谊经过岁月沉淀
之后，稳妥地始终伴随在自己身边多年，抵抗住
了时间和外力的侵扰， 那已经成为很高级的信
任。哪怕平时没有很密切地联络，没有日日殷勤
的问候，也没有无边无际的你来我往，但是你相
信的，那份情谊它在，无论你奔走多远，它不会
散落至天涯，只要需要，它就会出场。

有的友情，大约用《传奇》里的歌词来形容
也是贴切的，“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只是
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感谢相遇，感谢
那一眼，从此我们老有所依，彼此珍惜。 感谢这
些年始终未曾走远的友人。

心香一瓣

追风少年 王广滨 摄

画 鸟 点 睛
王明皓

我用手机在网上千挑万选，选了一幅画，又请店家打印出来后，
当作墙纸贴在餐厅的墙上。

这幅画宽 1.4 米，高 2.7 米，一贴上墙，餐厅里便春意盎然了。
早春的枝头绿瘦红肥樱花盛开，两只鸟儿成双成对栖在树上，羽

毛在暖阳的照射下五颜六色， 熠熠生辉。 画家还题了一首小诗在上
头：“绿瘦小红肥，归鸟语夕辉，长成毛羽好，去向上林飞。 ”“上林”就
是上林苑，皇上的后花园。 现在这画上了我家的墙，而画上的鸟儿，岂
不等于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看看这画，心里自然添了几分自在。
自在了，当然是要喝点酒的，酒酣耳热时抬头品画，怡然自乐。 却

不想正自乐着，就把这画品出点毛病来。 画中栖在树上的两只鸟，却
原来是一只睁着眼睛，一只闭着眼睛的。 尽管当年画家作这画，本意
就是要渲染出一种无所事事的闲适，抒发一种午睡迟起后的慵懒的，
但我要的却不是这个调门啊。 问题来了，我不喜欢又怎样？ 那鸟就歇
在枝头，更准确点，它就歇在了我家的墙上，你奈它何？

于是，我每日一看见那只缩着脖子闭着一只眼的鸟，心里就有点
儿郁闷。 一声叹息，只能怪我手机里的画面太小，不知道放大了几百
上千倍到了墙上，才能看清那只鸟它是闭着眼睛的！

真的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没有，那我就天天要遗憾，要郁闷，要
看着它有点烦了。 天下事，就怕你较真，其实办法再简单不过，那鸟闭
着眼，你拿笔上去涂一涂圈一圈，那眼不就睁开了吗？ 固然，画是名家
的画，可画上那只鸟，谁又叫它“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呢？

话是这么说， 拿笔上去真要这么一圈一涂， 就不得不掂掂分量
了，我又不是搞美术的，这可是点睛之笔呀……但既然起了这个意，
心绪便像狂奔的野马，停不下来了。 于是那几天凡是眼睛，不管是人
的、猫的，还是狗的，我都要多看上几眼。 几天后，终于按捺不住，趁家
人不在， 搬桌子架椅子， 站上去把那只闭着眼的鸟好好端详了一会
儿，悬腕试了试，而后落笔点睛。 点上去了。

而后从桌子上下来，退后几步看看，又爬上去补了下，再看看，鸟
的眼睛睁开了。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这“睛”点得究竟像不像，却又不敢说。 终
于有一天我老婆吃饭时，抬头看看对面墙上的画，嘴里动着动着就不
动了，愣愣地看了半天，才“咦”地一声说：“这画上的两只鸟儿，那只
怎么把眼睛睁开了？ ”我故意看了看，就笑了说：“是我叫它睁开的，像
不像？ ”老婆看看说：“像倒是像。 但，家里连墙上的一只鸟儿，你都舍
不得让它闭着眼歇一歇？ ”我想了想说：“它的眼一睁，是不是这家里
的气象就不同了？ ”

我老婆把眼睛闭上又慢慢睁开来，看了看那画便笑了说：“咦？ 这
一说，倒也是！ ”

“认怂”的爱
赵自力

在乡亲眼里，我的父母是公认的模范夫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
以为他们从未红过脸。

结婚后，生活在柴米油盐中少不了磕磕碰碰。 有一次我和妻子吵
架，相互撂了狠话，然后“冷战”。 妻子带着孩子回娘家，意思是让我闭
门思过。 父亲知道后，当起了我们的“婚姻修复师”。

“两口子过日子，没有不吵架的，牙齿还经常咬着舌头呢。 ”父亲
打开了话匣子，“不过，婚姻不是拔河，互不相让就会僵持不下，总得
有人低头呀。 ”父亲说完朝我看了一眼，叫我胸怀要放开阔些，该让就
让着点，多大的事儿啊！说实话，这次吵架也没多大矛盾。妻子做了油
焖小龙虾，辣椒放多了点，我就说了句：“把舌头辣麻了。 ”哪知妻子把
盘子一推，说：“要嫌辣就别吃！ ”一下子把我激得发火了。两个人就你
一言我一句地怼了起来， 直到妻子泪眼婆娑地收拾行李。 我也不劝
她，就由着她和孩子回了娘家。

“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事， 认个错或许就解决了， 何必非要闹僵
呢。 ”父亲分析起来，见我还犟着，干脆说起他和母亲的婚姻，“很多人
都说我们没红过脸，其实哪有不吵架的夫妻，只不过我有秘密武器。 ”
父亲不好意思地一笑，“那就是认怂，遇事主动承认错了，有个好态度，
马上就会得到‘宽大处理’。 ”我“噗嗤”笑了，原来这就是父亲的秘诀。

那天和父亲聊完后，我立刻去接妻子，没想到好话还没说三句，
她就跟我回家了。 我一路直感慨———父亲的秘诀还真管用，看来“姜
还是老的辣”呀！

母亲嗓门大，饭熟了吆喝一声全村都能听见，父亲说话则是细声
细气。 他们也有争论，比如杀哪只鸡、耕哪块地、种什么菜等，往往是
吵架不超过三句、不到一个回合，父亲就“败下阵来”，直接“认怂”。 不
过，也有例外。 我初中毕业那年，母亲想让我出去打工，父亲则叫我念
师范。 两人各执己见，母亲以为再说几句父亲就会认怂，没想到父亲
一直坚持。 后来，父亲请来村干部和初中老师一起商量，一致认为让
我念师范比较好。 父亲又是递烟又是端茶，很有点扬眉吐气的味道。

事后母亲常常说起，还是父亲有远见，让我念师范是对的。 看来，
父亲并不总是一味地“认怂”———小事不计较，大事他是有主见的。

后来才明白，父亲的“认怂”里，有智慧更有爱。


